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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法官高愈杰聲請書 

 

壹、 主旨： 

  為審理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拘管字第二一號聲請

拘提管收事件時，對於應適用之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依合理之

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第八條之疑義，爰聲請解釋憲法。 

貳、 說明： 

一、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依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執行逮捕拘禁之機關限於司

法與警察機關，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卻規定行政執行

之拘提管收由行政執行處執行員為之，又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執行逮捕拘禁後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審

問，惟行政執行法則完全欠缺該憲法上明定之移審義務，另

依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揭櫫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及第二項

具體指出其內容之審問程序，拘提後應有法院調查程序，管

收前亦應有法院調查程序，法院並應基於直接審理與言詞審

理之結果，審查管收要件並據以裁定，惟於行政執行法之拘

提管收程序中，完全欠缺該實質正當法律程序。本院於審理

九十三年度拘管字第二一號聲請拘提管收事件，對於應適用

行政執行法之上開規定，依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

疑義者，因認有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之必要，俾供本

院審理該事件有所依循，並保障義務人之人身自由，特此聲

請解釋憲法。 

二、 適用憲法爭議之經過及涉及之條文 

(一)事實經過   

緣義務人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滯納九十一年度營

業稅等共新臺幣（下同）六十五萬二千九百六十七元（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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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利息另計），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士林分處及中央健康

保險局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執行，經

該處通知被聲請人即義務人之負責人林○繳清應納金

額，又以執行命令命其據實陳報財產狀況，均經寄存合

法送達，然義務人均置之不理，亦有逃匿之虞，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乃以義務人有上開事實，而

有拘提管收其負責人林○之必要為由，依行政執行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六款、第二項、第二十四條第四款

之規定，於九十三年三月四日以北執和九十三年聲拘管

字第二○號拘提管收聲請書向本院聲請拘提管收義務人

之負責人林○。 

(二)所涉憲法、法律條文及相關司法院解釋 

1、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

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

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

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

審問、處罰，得拒絕之。」（第一項）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

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

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

捕之機關提審。」（第二項） 

2、行政執行法第八條：「行政執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執行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終

止執行： 

一、義務已全部履行或執行完畢者。 

二、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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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者。」（第一項） 

  「行政處分或裁定經部分撤銷或變更確定者，執

行機關應就原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部分終止執

行。」（第二項） 

3、行政執行法第十四條：「行政執行處為辦理執行事件，

得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金額、報告其財產

狀況或為其他必要之陳述。」 

4、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並得限制其住居：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者。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

述者。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

報告者。 

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第

一項） 

「義務人逾前項限期仍不履行，亦不提供擔保

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拘提管收之。」

（第二項）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五日內裁定。行政執

行處或義務人不服法院裁定者，得於十日內提起抗

告；其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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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不停止拘提管收之執行。但准拘提管收之

原裁定經抗告法院裁定廢棄者，其執行應即停止，並

將被拘提管收人釋放。」（第四項） 

「第二項之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

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有關拘提、羈押

之規定。」（第五項） 

5、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法院為拘提管收之裁定後，

應將拘票及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

提並將被管收人逕送管收所。」（第一項） 

「拘提後，應納金額經清繳者，行政執行處應即

釋放義務人。」（第三項） 

6、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一條：「義務人或其他依法得管收

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管收；其情形發生管收

後者，行政執行處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停止管收： 

一、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二、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 

三、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7、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

執行處應即以書面通知管收所釋放被管收人： 

一、義務已全部履行或執行完畢者。 

二、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確定致不得繼

續執行者。 

三、管收期限屆滿者。 

四、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確實之擔保者。」 

8、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

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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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務人為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者，其法定代

理人。 

二、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合夥之執行業務合

夥人。 

三、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四、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五、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

囑執行人。」 

9、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10、司法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

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

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此觀憲法第

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七十八條及第七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甚明。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憲法第八十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

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

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

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

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

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

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

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

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

項、第三項之規定，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停止適

用。」 

三、 聲請解釋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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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解釋之理由 

1、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法官為行使審判權所組成

之審判機關，即狹義之法院，亦應獨立行使職權，要

無疑義（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而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時，應無上級機關存在，在訴

訟法上，法院縱使要受上級審法院法律見解之拘束，

亦不得逕以此而認定上級審法院為下級審法院之上

級機關。又法官審判，傳統上常包括事實之認定與法

律之適用，法院如認其於審判時，與其他機關之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時，此項憲法爭議之認定應屬於

審判權之一部分，如法官在刑事訴訟依司法院釋字第

三七一號解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時，亦同。此項聲請得以訴訟法上狹義之法院

本身提出，故各審判庭應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所規定之實質意義之中央機關，而無上級機關可言，

因而得依該法規定，直接聲請解釋（詳請參照翁岳生

著，憲法之維護者－回顧與展望，收於氏著「法治國

家之行政法與司法」，第十至十二頁，一九九四年六

月初版）。本院於審理九十三年度拘管字第九號聲請

拘提管收事件時，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為訴訟法上

狹義之法院，參酌前開說明，應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所規定之實質意義之中央機關無異，自得依該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憲法，合先敘明。 

2、八十七年新修正之行政執行法，將違反公法上之金錢

給付義務列為行政執行之原因之一，並將民事強制執

行中的拘提管收制度移植於行政執行中，雖為符合憲



7 

 

法第八條之規定，將簽發拘票及管收票之權限劃歸法

院，並將拘提門檻提高到相當於管收之標準。惟行政

執行署及所轄行政執行處僅為單純之行政機關，顯非

屬於憲法第八條得為逮捕拘禁之司法或警察機關，且

行政執行法過度簡化拘提與管收程序，排除法院審查

之權力，並規避執行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受

逮捕拘禁人移送法院審問之憲法上義務，難以符合憲

法對於實質正當法律程序與保障人身自由之要求。 

(二)對本件所持之立場與見解（註一） 

1、行政執行法中僅規定有「拘提且管收」一種拘提管收

手段，並無法拆解成「拘提」或「管收」 

(1)行政執行法有關拘提管收制度，係對負有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所實施之間接強制手

段。其目的僅係對義務人施壓，以迫使其履行該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管收之結果並不能折抵債

務金額，此見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自

明。 

(2)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義務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

並得限制其住居：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

不履行者。二、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

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四、於調查

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五、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者。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

同條第二項規定義務人逾前項限期仍不履行，亦

不提供擔保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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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提管收之。簡言之，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有三

個要件，第一、限期履行債務而不履行；第二、

命義務人供擔保而不提供；第三、有六款拘提管

收事由之一者。 

(3)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中，

條文均併稱「拘提管收」，並未使用標點符號分

開二者。雖臺灣高等法院曾以九十年一月十五日

九十院賓文速字第○○七六八號函轉司法院秘

書長九十年一月九日九十秘台廳民二字第○○

八六二號函給各地方法院，其主旨係檢送地方法

院受理行政執行處聲請裁定拘提管收之裁定例

稿格式四件，其中格式一是單純准許拘提裁定

（案號為拘字），格式二是准許管收裁定（案號

為管字），格式三是准許拘提管收裁定（案號為

拘管字），格式四則為駁回裁定，若依司法院該

例稿格式，似乎認為「拘提管收」可分為三種，

即「拘提」或「管收」，與「拘提且管收」。 

(4)惟由行政執行法中卻無法獲致司法院之上開見

解。行政執行法中提到拘票與管收票者，僅有第

十九條第一項，提到應送管收所執行者，亦僅有

第十九條第一項，該條項係針對拘提且管收裁定

之執行規定「法院為拘提管收之裁定後，應將拘

票及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

並將被管收人逕送管收所」，並未分別規定聲請

拘提裁定及拘票應如何執行，亦未規定聲請管收

裁定及管收票應如何執行。尤其同法第十七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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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但書規定「但准拘提管收之原裁定經抗告法

院裁定廢棄者，其執行應即停止，並將被拘提管

收人釋放」，因拘提僅係一個動作，時間非常短

暫，當拘提到義務人時即已執行完畢，實無法想

像於執行拘提中，准許拘提之裁定會被抗告法院

裁定廢棄（況若裁定係於執行同時才送達給義務

人，即使要抗告也不可能馬上送到抗告法院），

故該但書併列拘提管收，應係將拘提管收視為同

一種手段。再依反面推論，該但書既未規定「准

管收之原裁定經抗告法院裁定廢棄」應如何如

何，顯見行政執行法根本未將管收視為一獨立之

手段。況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規定，拘提管收之要件相同，可見於行政執行

法中應只有「拘提且管收」一種手段。 

(5)假設行政執行法制定時確實預設了「拘提」或「管

收」，與「拘提且管收」三種手段，或可推稱其

中因「拘提且管收」是新制度，故特別於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其執行方式，其他兩種則準用強制

執行法之規定，才無明文規定。惟就拘提管收最

重要之第十七條第二項而言，其文字為「聲請該

管法院裁定拘提管收之」，與第十九條第一項「法

院為拘提管收之裁定後」之構造完全相同，實無

從為不同之解釋。況於第十七條第五項準用刑事

訴訟法有關拘提、羈押之規定，法條也還記得用

頓號分開二者，很難想像立法時使用未用頓號分

開二者之「拘提管收」一詞不是出於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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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法院裁定准予拘提管收並簽發拘票及管收票

後，由行政執行處之執行員負責拘提，拘到義務

人後，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應將

該義務人逕送管收所。該條項文字使用「逕」字，

就是指拘到後直接送管收所執行。此既屬行政執

行法之特別規定，自無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五項準

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或刑事訴訟法有關拘

提、羈押等規定之餘地，足見行政執行之拘提與

管收中間並無解送法院或行政執行處之程序。 

2、行政執行員並非司法或警察機關，其執行拘提管收之

規定，違反憲法第八條規定： 

(1)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

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

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第二項規定「人

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

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

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

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

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此為憲法對於人身自由

之「制度保障」規定，且對於程序規定詳盡，屬

「憲法保留」之性質。 

(2)憲法第八條規定中所謂「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

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

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司法院釋

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於解釋刑事訴訟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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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拘提與羈押制度時即謂「就剝奪人身之自由

言，拘提與逮捕無殊，羈押與拘禁無異；且拘提

與羈押亦僅目的、方法、時間之久暫有所不同而

已，其他所謂『拘留』、『收容』、『留置』、『管收』

等亦無礙於其為『拘禁』之一種，當應就其實際

剝奪人身（行動）自由之如何予以觀察，未可以

辭害意。」 

(3)行政執行法之「拘提」，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義務

人之人身自由，強制其到場之處分，與憲法第八

條之「逮捕」無殊；而「管收」則是將義務人限

制於一定之處所（管收所）較長一段期間，迫使

其履行義務，自與憲法第八條之「拘禁」無異。

是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手段，自應符合憲法第八

條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之要求。按行政執行之對象

即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並非現行

犯，本不適用現行犯之例外規定，是依憲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非經司法

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為之。依行政執行法

第十九條規定，拘提管收由行政執行處之執行員

執行，惟行政執行處之執行員是否屬於司法機關

或警察機關？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意

旨，檢察機關雖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廣義之司法

機關，惟法務部其他機關則非是。行政執行署固

係法務部所轄下級機關，然非檢察機關，自非廣

義之司法機關，其又非警察機關，足認行政執行

處之執行員並不屬於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指得

為拘提管收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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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或有認為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重點在於法

定程序，只要是法院依法簽發拘票與管收票，命

令行政機關執行逮捕拘禁，縱使不是警察或司法

機關執行，亦無不可。然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係規

定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不得逮捕拘禁，分析

其中司法機關與警察機關之地位，警察機關基本

上只是逮捕拘禁之執行機關，除現行犯之外，並

沒有決定逮捕拘禁之權。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

號解釋意旨，僅有狹義司法機關即法院才有決定

羈押之權，廣義司法機關另包含檢察機關，則有

執行羈押及決定並執行拘提、逮捕之權。該條項

既將警察機關與司法機關（包括檢察機關與法

院）並列（均為有權執行之機關，但並非均為有

權決定之機關），共同特徵為逮捕拘禁之執行機

關。意即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已經將逮捕拘禁之

執行機關限制在憲法明定之「司法與警察機關」，

其他機關均無權執行逮捕拘禁，此為憲法保留之

範圍，應不得由立法者透過法律創設之程序加以

變更。 

(5)司法院釋字第五五九號解釋，雖認為「行政執行

法之執行機關除金錢給付之執行為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外，其餘事件依其性質分

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機關為之」，並於解釋理由

書中說明「有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亦屬上開行

政執行法第四條所稱之該管機關」，或有認為既

然法有明文，該行政執行署下轄之行政執行處執

行員應可執行「拘提管收」業務。惟查，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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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第一項前段明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

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僅就現

行犯之逮捕開放委由法律規定其「法定程序」，

但其他「憲定程序」並未開放，亦即法文中之「司

法或警察機關」仍屬憲法保留之範圍，並非法律

所能更改，當然沒有逕由行政執行法授權「除警

察機關以外之行政機關」得為逮捕拘禁之餘地。

大法官孫森焱於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之協同意

見書內即明確指出「除現行犯之逮捕，授權法律

另定外，人民之逮捕、監禁，專由司法或警察機

關，依法定程序為之；有關人身自由之審問、處

罰，則專由法院為之，不再授權法律為其他規定，

而與憲法所保障之其他自由或權利，得由立法院

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情形之下，制定法律而限

制者有所不同。故如立法院所制定之法律將逮

捕、拘禁人民之權，賦與司法或警察機關以外之

其他機關；或將有關人身自由之審問、處罰之權，

賦與法院以外之其他機關，則不免有違憲之嫌」，

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規定拘提管收由行政執行

處之執行員執行，顯然牴觸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憲

法保留明定執行機關之範圍。 

3、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欠缺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所規定二

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之程序： 

(1)首先應處理者係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明定「人民因

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自文義上觀之，該二

十四小時內移審之規定，似僅適用於具有犯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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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被逮捕拘禁者。就此有不同見解：第一種見解

認為憲法第八條是針對刑事程序所為之規定，因

人身自由是所有基本權利之根本，本即應於人民

有犯罪嫌疑之重大事由下，方容許國家使用逮捕

拘禁之手段，其他情況均不得為之，是強制執行

法或行政執行法之拘提管收，均係基於民事或行

政上原因之逮捕拘禁，應屬違憲，如日本憲法就

僅限於刑事被告可逮捕羈押，其強制執行制度亦

無管收之規定。第二種見解則認為憲法第八條第

一項既無範圍限制，逮捕拘禁自不限於刑事被告

一種，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又明文限於人民有犯罪

嫌疑者，除此以外之逮捕拘禁原因，自然不適用

二十四小時內移審之規定，故行政執行之拘提管

收亦不受其限制。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法院為拘提管收之裁定後，應將拘票及管收

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並將被管

收人逕送管收所」，完全排除移審程序，似採取

前述第二種見解。 

(2)將國家得為逮捕拘禁範圍限縮於人民有犯罪嫌

疑之情形，對人身自由之保障最為周全，自以第

一種見解較屬可採。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並未採

取此種最小範圍之見解，對於刑事被告以外之逮

捕拘禁，包括民事上或行政上事由，仍採取合憲

的看法。如釋字第一六六號、第二五一號解釋對

於人民違反秩序罰之拘留、罰役部分（解釋文只

是認為應改由法院為之，並未認為秩序罰不得拘

留、罰役）；釋字第三○○號解釋對於破產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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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破產人有逃亡或隱匿毀棄其財產之虞時，法院

得羈押破產人部分（解釋文只是認為羈押未為期

限規定係違憲，並未認為破產不得拘禁，現行法

已將名稱修正為管收，並加上期限）；釋字第五

二三號解釋對於檢肅流氓條例有關被移送裁定

人之留置部分（解釋文只是認為留置要件不夠明

確，並未認為流氓事件不得留置）等是。 

(3)我國實務見解縱放寬逮捕拘禁之範圍，惟憲法第

八條第二項之規定，仍應一體適用於國家所有之

逮捕拘禁作為。就法理而言，逮捕拘禁之事由中，

應以具犯罪嫌疑之刑事上事由最為嚴重，相對於

民事上或行政上事由所採之程序，刑事程序之逮

捕拘禁應容許國家採取最嚴苛之手段、最長之拘

禁期限及管制最嚴密之拘禁空間。再者，民事及

行政上程序若採取侵害程度相當之逮捕拘禁手

段，刑事程序應是憲法所能容許最低程度的人身

自由保障制度。舉重以明輕，當不許人民因民事

或行政上事由而受逮捕拘禁時，自更不許其遭到

較刑事被告更嚴苛之待遇。是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既然明示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得受到

（１）書面告知逮捕拘禁原因；（２）至遲於二

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３）二十四小

時內提審等三種制度之保障，此當係憲法要求最

低程度之人身自由保障。基於民事或行政上事由

之逮捕拘禁，其保障至少亦應達到上開標準，甚

至應採取更高程度之保障標準。就實定法而言，

刑事程序以外之其他逮捕拘禁程序，實際上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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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法第八條之要求。如檢肅流氓條例第六條、

第七條之拘提或逕行拘提均有拘票之規定，其內

容依同條例第二十三條應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

定，檢肅流氓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依第六條、

第七條規定到案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

審理，並應以書面通知被移送裁定人及其指定之

親友，同條例第十一條之留置手段，在九十一年

四月四日新修正之條文中已明定法官應簽發留

置票，其記載內容則準用刑事訴訟法規定，而依

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留置票應交付

被移送裁定人及其指定之親友一人。又如強制執

行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為拘票之規定，第二十二條

之一為管收票之規定，第二十二條之五規定拘

提、管收除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

拘提羈押之規定。且提審法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

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均可向地方法院

聲請提審，並未限制逮捕拘禁事由之範圍，第二

條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其執行機關應即將逮

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

友，第七條則規定執行逮捕拘禁機關接到提審票

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 

(4)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雖屬行政上事由之逮捕拘

禁，其程度與刑事程序之拘提、羈押相當，自應

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之最低保障標準。然依行

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在拘提義務人

後逕送管收所管收，跳過移審之程序，完全排除

拘提後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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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憲法上制度保障要求，顯然違反憲法第八條

第二項之本旨。 

(5)或有認為行政執行之管收既已取得法院之管收

票，事先獲得法院准予管收，應無再行於二十四

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之必要。實則此一看法，就

如同法官於刑事程序中簽發拘票命司法警察拘

提，又同時簽發押票交給司法警察，命其拘到被

告後直接送看守所羈押，完全排除移審程序般，

顯難成立。進一步言之，依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之

條文構造，其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

時」，逮捕拘禁機關應如何如何，「並至遲於二十

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顯然移送法院審

問係於人民被逮捕拘禁後必須踐行之程序，且明

定係審問程序，而非書面審查或聲請令狀而已。

按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具有憲法保留之性質，其既

未准許例外，當然不容許法律創設例外之情形。 

4、違反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1)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中再三提及「法定程序」一詞，

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意旨，所謂「法定

程序」，係指國家所依據之程序應以法律定之，

其內容須合於實質正當，並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

條所定之條件，在解釋理由書中逕稱之為「實質

正當之法律程序」。其中所謂憲法第二十三條所

定之條件，依司法院釋字第四三六號、第四六二

號、第四七一號、第四七六號、第四九○號、第

五○七號解釋再三揭櫫之意旨，主要係指比例原

則所定應審查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與限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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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三項條件。至於「實質正當」則為不確定之

概念，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理由書係認

為舉凡憲法施行以來已存在之保障人身自由之

各種建制及現代法治國家對於人身自由所普遍

賦予之權利與保護，均包括在實質正當之法律程

序內，在實體法如罪刑法定主義，在程序法如犯

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之逮捕所應踐行必要之司

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

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

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

級救濟等等。其內涵且應與時俱進，依大法官吳

庚所言「不僅指憲法施行時已存在之保障刑事被

告之各種制度，尤應體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

神，予以詮釋」。 

(2)依前所論，刑事程序係保障人身自由最低程度之

制度保障，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既與拘提、羈押

手段限制人身自由之程度相當，其程序在性質相

類部分自應以刑事程序作為「實質正當」之最低

標準。此外，行政執行與強制執行均屬執行程序，

性質相似，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程序對於人身自

由之保障，亦無不如強制執行之拘提、管收程序

之理。 

(3)自拘提與管收之本質而言，二者雖均屬對人身自

由之限制，惟程度上卻有極大差別，就時間長短

而言，拘提僅短暫限制人身自由，管收則屬長期

拘禁，且可長達六個月之久；就空間來說，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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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係在正常之社會中，管收則係於管收所內與社

會完全隔離。顯見管收剝奪人身自由之程度，與

刑事程序之羈押手段相當，且遠大於拘提，自有

予以區別之必要。是於比例原則之規範下，拘提

與管收之要件及程序亦應有寬嚴之差異。 

(4)在刑事訴訟法中，拘提與羈押為兩種完全不同之

手段。在強制執行法中拘提與管收亦屬兩種完全

不同之手段。拘提僅係強制義務人到庭之手段，

拘提要件分別規定於強制執行法第二十一條及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項、第

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執行法院強制義務人到場

有多種原因，基本上係在調查義務人有無履行債

務之能力及有無履行債務之意願。而管收方屬對

義務人施加壓力迫使其履行債務之手段（同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三款、第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並兼作為迫

使義務人履行誠實報告義務之手段（同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第四及第五款），義務人到場後（不

管是否用拘提手段強制到場），執行法院斟酌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之五款情形，得命義務人

提供擔保，無相當擔保者，則管收之。依前揭管

收要件，僅於債務人有能力但無意願履行，或可

能有能力而故意不誠實陳報，且不提供擔保時才

可管收，由此要件可推知，管收並非懲罰之手段。

如義務人確無能力履行債務，執行法院縱發動拘

提權強制義務人到場，惟於查明事實後即應釋放

義務人，不得命其提供擔保，更不得將其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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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程序而言，拘提要件雖然在強制執行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有五款仍適用於管收要件中，惟二者

於法院之審查標準顯有高低之別。拘提權發動前

之審查，因義務人尚未到庭，故僅能依書面就客

觀條件作較低標準之審查；相對而言，管收權發

動前，義務人已經到場，且基於管收手段剝奪人

身自由之強度，自應以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方

式，就主觀及客觀條件作較高標準之審查。進一

步言之，強制執行之拘提後不一定會管收，管收

也不一定先有拘提，惟拘提後必有一調查程序，

執行法院應審查拘提程序是否合法、人別有無錯

誤，並進行原先強制義務人到場所要調查之事

項；管收前也必有一個調查程序，執行法院應調

查事實並審查管收要件。在拘提後管收之情形，

該二調查程序會合併成一個程序，夾在拘提與管

收中間，如同拘提後羈押之刑事程序一般。此調

查程序於強制執行法中雖未規定，惟依其性質，

自係強制執行法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拘提、羈押

規定之當然解釋，且係憲法第八條實質正當法律

程序之具體呈現。 

(6)依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

其逮捕拘禁機關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

法院審問。所謂「審問」，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

二號解釋意旨，已明確指出「憲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之『審問』，係指法院審理之訊問」，

此種審問之程序，相對應逮捕或拘禁之性質，自

應符合一般刑事程序中法院訊問之標準，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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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者，自應包括直接審理原則、言詞審理原則、

辯護權之保障等。且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規

定，實係同條前項有關逮捕拘禁之法定程序所預

定的憲法規格。對人民逮捕拘禁之法定程序，至

少應包含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之書面告知原

因與二十四小時內移審兩項。是以，前揭有關逮

捕拘禁後之審問程序，不僅是憲法保障之實質正

當法律程序，且是直接援引自憲法本文具有憲法

保留性質之法定程序。 

(7)惟於行政執行法中，卻將拘提與管收視為同一手

段，非但未區別二者之要件，且規定行政執行處

應一併聲請拘提管收，法院應一併審查拘提管收

之要件，更把拘提後及管收前之審問程序省略，

將拘到之義務人直接送管收所執行管收，明顯違

背憲法第八條所揭櫫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以下

分三個層面加以說明： 

①行政執行法中拘提管收要件中有六種事由，形

式上與強制執行對於拘提事由之規定相同，惟

行政執行之拘提增加了「未提供擔保」之要件。

或有認為如此將比強制執行法之規定還要嚴

格，不僅維持管收之標準，且還提高拘提權發

動之標準。就人身自由而言，行政執行豈非比

強制執行保障得更周密？行政執行法修法理

由即認為「惟其要件及程序則較強制執行法之

規定為嚴格，除須具備強制執行法第二十二條

所規定要件之一外，應先命義務人提供相當之

擔保、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者，始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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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法院裁定拘提管收，以之作為最後不得已之

執行手段。」實則此種看法係因誤將「經合法

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當成強制執行

之管收事由，以致造成錯誤之推論。按強制執

行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情形，執行

法院得命義務人提供擔保，無相當擔保者，管

收之。其非經拘提到場者亦同。」所指得為管

收之事由僅限於前項即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的

五種事由，並不包括同法第二十一條之情形。

意即「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

在強制執行法中雖為拘提事由，惟並非管收之

事由。行政執行法將其列為拘提管收事由之

一，顯然是放寬管收要件之限制，並非規定得

更嚴格。進一步言之，義務人違反到場義務，

造成行政執行機關無法進行調查，基本上應使

用拘提手段，強制義務人到場接受調查即可，

使用管收手段並無法達成強制到場之目的。行

政執行法誤將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作為管收之

事由，其手段顯無法適當達成其目的，該規定

顯已違背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實務上，由

於合法送達及義務人未到場之事實易於證明，

導致行政執行處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多以該

款作為聲請事由，導致其他要件形同虛設，對

於人身自由之侵害尤其嚴重。 

②行政執行法過度簡化拘提管收之裁定程序，使

法院審查管收要件之權力空洞化。依前所論，

強制執行之管收縱使有五款事由與拘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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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管收與拘提之目的不同，程序上有所差

異，其審查標準仍有寬嚴之別。惟於行政執行

中，行政執行處係同時向法院提出拘提管收之

聲請，法院須於拘提前，便決定是否應予管收。

然因義務人尚未到場，法院無從對義務人進行

調查，法院又僅有書面資料可供審查，實係將

管收之審查降低成拘提之低標準。進一步言

之，管收是相當於羈押之手段，依憲法第八條

與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意旨，羈押與否

須踐行法院直接審理與言詞審理之程序，不得

以書面審理取代，行政執行之管收自應遵循相

同之標準。是行政執行法將拘提管收混為一

談，不僅降低管收部分之審查標準，更造成法

院審查管收要件時，無從踐行直接審理與言詞

審理之程序。再者，法院提早於拘提前便裁定

准予管收，一旦簽發管收票，事實上即已將管

收權讓與行政執行員，屆時執行員拘到義務人

後，無論係義務人清繳債務或提供擔保等停止

管收要件，甚至管收是否導致義務人一家生計

有難以維持之虞等不得管收之事由，均由執行

員決定，使原本把關審查裁定之法院，淪為橡

皮圖章。 

③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行政執行處

執行員執行拘提義務人後逕送管收所，既捨棄

拘提後移送法院之調查程序，亦捨棄管收前法

院之調查程序，甚至連行政執行處內部之行政

程序，亦付之闕如。按拘到義務人之後，應調



24 

 

查人別有無錯誤，並審查拘提之執行過程是否

合法；在管收之前，亦應確定人別有無錯誤（及

決定是否管收）。實則義務人到場後，尚有爭

執拘提要件或管收要件是否該當之機會，如證

明其確無履行義務之能力，或願意誠實陳述或

報告財產狀況等是，或有無其他應停止執行管

收之事由，如清繳應納金額或提供擔保者等。

惟行政執行法過度濃縮拘提管收之執行程序，

捨棄拘提與管收中間之審查程序，致義務人之

權利欠缺程序加以保障，難脫空有權利無從實

現之命運。 

5、綜上所論，依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執行逮捕拘禁

之機關限於司法與警察機關，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由行政執行處執行員

為之，自不符合憲法前揭規定。又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執行逮捕拘禁後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

院審問，惟行政執行法完全排除該憲法上義務，顯已

違憲。再者，依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揭櫫之實質正當

法律程序及第二項具體指出其內容之審問程序，拘提

後應有法院調查程序，管收前亦應有法院調查程序，

法院並應基於直接審理與言詞審理之結果，審查管收

要件並據以裁定，惟於行政執行法之拘提管收程序

中，欠缺該等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就此而言，

行政執行法應放棄「拘提且管收」之手段，區分拘提

與管收為不同的兩種手段，並配置對應其性質之要件

與程序，方足符合憲法對於人身自由保障與實質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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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九十三年三月四日北

執和九十三年聲拘管字第二○號拘提管收聲請書影本一份 

  此 致 

司 法 院 

聲 請 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法官 高 愈 杰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附註 

註一：以下理由，主要參見高愈杰著，論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載於

司法周刊第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期，九十一年八月

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九月四日，第二版。 

（本聲請書附件略） 


